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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路线正确与否决定一切∗

———纪念遵义会议 90 周年

王伟光

[摘　 要] 决定马克思主义政党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思想政治路线是否正确。 在坚持正确的思想路线的基础

上, 才能够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 组织路线、 军事路线和工作路线等。 遵义会议最重要的意义在于, 中国共

产党经过与错误路线的斗争, 转变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上来, 这是遵义会议

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转折点的伟大意义和真正秘诀所在。 要解决好思想政治路线正确与否的问题,

最重要的经验是结合中国实际, 学习马克思主义, 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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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①, 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极端重要的科学论

断。 这是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获得伟大成功的历史经验的高度总结, 又是对遵义会议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所起到的转危为安、 从逆境中走向成功的决定性、 关键性作用的根本原因的

科学概括。 纪念遵义会议, 最重要的是深刻反思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程中, 遵义会议成为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转折点的伟大意义和真正秘诀所在, 进而从中认真总结并汲取中国共

产党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经验, 为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新的历史方位上创造新的伟大成就、 夺

取新的更大胜利提供坚实的思想理论路线基础。

一、 决定马克思主义政党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思想政治路线是否正确

毛泽东同志在科学总结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和根本经验的基础上, 极其强调 “思想上政治

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他指出: “为什么我们过去虽然犯了许多错误, 把南方的根

据地统统失掉, 被迫举行一万二千五百公里的长征, 但是没有被消灭掉, 保存了一部分力量, 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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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搞革命, 最后取得胜利呢? 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封建剥削、 帝国主义剥削很厉害, 这是

客观原因, 是经常存在的; 另一个是主观原因, 就是要是不克服一九三四年以前那种在党内占统

治地位、 把革命引向失败的教条主义的话, 我们的革命早就垮台了。 经过遵义会议, 我们改变了

错误的路线。 终于我们这些人从少数变成了多数, 党没有发生分裂。 张国焘搞分裂, 另外成立了

一个中央委员会, 当时就有了两个中央委员会, 但我们终于还是克服了张国焘路线。 红军原来有

三十万人, 经过万里长征, 剩下不到三万人, 不足十分之一。 党员最初也有三十万左右, 经过长

征, 只剩下几万。 但是, 这时我们不是更弱而是更强了, 因为我们取得了经验教训, 我们的路线

比较正确了。”① 当然, 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所强调的正确路线决定一切是有条件的, 不是无条件

的, 是在具备了一定的主客观条件的前提下, 强调正确路线的决定性作用。
我们党命名为中国共产党, 是因为我们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 言下之

意, 中国共产党的阶级基础不是什么别的阶级, 是工人阶级,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既然是工人阶级政党, 那么就应该把工人阶级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即马克思主义, 作为党的

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中国共产党是信奉马克思主义、 坚持马克思主义, 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
为指南、 为旗帜的党。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 包含了两层含义: 一是明确了党的阶

级性, 即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二是确定党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 必须始终不渝地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思想。 笔者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岗位以后, 一直在编撰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 (新编)》 教科书。 之所以编撰这本书, 就是要继承弘扬中国共产党学习马克思主义

哲学、 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全党, 特别是武装党的领

导干部的光荣传统。 20 世纪 60 年代, 党中央决定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同志担任主编,
编撰了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作为青少年学生和党

的各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教材。 这本书编撰出版后整整教育了我们好几代人。 笔

者是 1977 年恢复高考时考入北京大学的。 我们在大学时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使用的教材就是

这本书, 各级干部在党校学习时使用的也是这本书。 艾思奇同志担任过中央党校副校长, 20 世

纪 60 年代因病去世。 他的夫人王丹一同志享年 97 岁。 笔者在中央党校工作的时候她对我说

过, 艾思奇有两个遗愿, 一是编一本 《新大众哲学》, 二是编一本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

义新编》, 旨在随着实践发展的需要回答新的问题。 她让笔者一定要完成艾思奇的遗愿。 艾思

奇同志在 20 世纪 30 年代编撰了 《大众哲学》, 影响和教育了革命年代的一大批人。 笔者用五

年时间编撰了 《新大众哲学》 并在 2014 年出版, 力图做到回答新问题。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

物主义》 面世至今已 60 多年, 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迫切需要一本回答新时代新问

题的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我们编撰 《新大众哲学》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 (新编)》 这两本书, 坚持的原则就是四个字 “守正创新”。 守正, 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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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一以贯之的基本原理, 重申某些已经被淡忘的、 放弃的马克思主义真理。 现在, 有的马克思

主义原理, 有人已经不讲了。 比如, 有些教材通常讲到马克思主义的特征, 讲科学性、 实践

性、 创新性等是对的, 但不讲阶级性、 革命性。 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具

有鲜明的阶级性、 革命性。 不讲阶级性、 革命性就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 “告别革命” 的错误泥

坑。 有的教材观察国际问题, 缺乏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 盲目套用西方政治理论、 概念和术

语。 创新, 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力争回答新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

理论上有所发展、 有所创新。

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 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 同时, 任何一个国

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本国的具体实践, 必须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转变

成指导本国实际斗争的正确的理论与路线。 如果马克思主义不与各国具体实际结合在一起, 成为

切合本国实际的正确的理论与路线, 那么再好的理论也是空洞的, 起不到实际的指导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 “两个结合” 的重要论断,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要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 二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从理论上说, 从国外传播进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理论, 一方面, 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具体实际相结合, 转化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另一方面, 还要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具体分析中国的国情实际, 制定出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路线, 也就是把理论转变成指导具体行

动的正确的战略、 策略。 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革命, 创造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

思想, 并运用毛泽东思想分析中国的国情, 制定出指导中国革命的正确路线。 毛泽东同志提出:

“我们的任务是过河, 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 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 过河就是一句空

话。 不解决方法问题, 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① 也就是说, 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解

决中国实际问题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转化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路

线, 才能真正解决中国实际问题。

路线可以分为思想路线、 政治路线、 组织路线、 军事路线和工作路线等。 思想路线是最基

础、 最根本的, 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思想方法、 工作方法

是哲学世界观方法论层面的问题。 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转化为中国共产党指

导具体工作的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化和具体化。 在坚

持正确的思想路线的基础上, 才能够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 组织路线、 军事路线和工作路线

等。 当然政治路线与其他路线相比, 更为重要。 这样就可以看出三个层面: 外来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路线 (思想路线、 政治路线、 组织路线、 军事路

线和工作路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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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遵义会议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

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指导地位

　 　 为什么说遵义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起着关键性的转折作用? 因为自遵义会议以来, 中国共

产党就一直在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指导之下进行伟大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时, 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播放了电视剧 《觉醒年代》, 表现了党成立之初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如何接受马克思主

义, 使之成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事实。 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不等于能够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以

指导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 一直到遵义会议之前, 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一度并不处于指导地

位。 在中国共产党党内, 先后产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王明的 “左” 倾教条主义路线等错

误路线。 这些错误路线的领导, 先是导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走向失败, 后又导致中央苏区损失

100%、 红军损失 90%, 放弃了主要革命根据地的后果。 中国革命因错误的思想和政治路线连续遭

受两次重大挫折。 遵义会议之前, 党、 红军、 中国革命面临失败的极大危险。
毛泽东同志指出: “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 马

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学说, 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这个东西没有学通,
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 没有共同的方法, 扯了许多皮, 还扯不清楚。 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
就省得许多事, 也少犯许多错误。”① 由此对应马克思主义三个层次: 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具体结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是思想路线层

面的。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揭示自然、 社

会、 人的思维的客观规律而得出的基本道理, 是正确的、 科学的理论概括, 也是不能违背的。 马

克思主义具体结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 观点和方法, 针对具体实际问题

而得出的具体结论, 它是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改变的, 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思想路线是起基

础性、 根本性作用的。 正确的思想路线的哲学依据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方法论, 就是马克

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 灵魂, 其具体化、 中国化就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

中国共产党的一切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解决了正确的思想路线问题, 才能解决正

确的政治路线、 组织路线、 军事路线和工作路线等问题。 思想路线错了, 其他路线也会错。 例

如,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政治路线上主张 “二次革命”, 把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政党———国民

党, 先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再搞社会主义革命。 在军事路线上不要枪杆子, 不搞武装斗争。 在

组织路线上主张依靠国民党。 在工作路线上脱离人民群众。 1927 年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使中

国共产党清醒起来。 毛泽东同志第一个提出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的论断, 主张搞武装斗争。
然而, 在经历 “两次” 短暂的 “左” 倾机会主义路线之后, 又产生了王明的 “左” 倾机会主

义, 离开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 主张 “一次革命”, 主张不经过共产党领导的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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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主义革命, 一下子就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组织路线上搞关门主义。 军事路线上表现为冒险主

义, 主张攻打大城市, “毕其功于一役”, 试图一举夺取社会主义革命成功。 工作路线上离开人

民群众。 致使中央红军第五次反 “围剿” 失败并被迫长征, 放弃了中央苏区和主要革命根据地。
在军事路线上, 从军事上的冒险主义转变为逃跑主义。 中央红军长征, 从湘江战役一路打到贵州

遵义, 损失很大, 处于危机的困境。 政治路线错了, 组织路线错了, 军事路线错了, 工作路线错

了, 最根本的是思想路线错了。 思想路线错了就会导致政治路线、 组织路线、 军事路线、 工作路

线错误。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王明 “左” 倾教条主义路线, 从根本上说是错在思想路线

上。 离开了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教条, 即本本,
犯了教条主义, 即 “本本主义” 错误。 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王明的 “左” 倾教条主义

路线, 错误是一右一 “左”, 但在思想路线上犯的错误是一样的, 都是主观脱离客观、 理论脱离

实际, 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照抄照搬, 一切照马克思主义本本、 照共产

国际指示办事, 这就是思想路线错误。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的代表。 “左” 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占上风的

时候, 毛泽东同志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 建立了第一支人民军队, 建立了革命根据地, 开

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井冈山道路, 创立了指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 在井冈山

斗争时期, 毛泽东同志形成了正确的思想路线、 政治路线、 组织路线、 军事路线、 工作路线等。 他

深刻认识到思想政治路线正确与否决定一切, 撰写了著名的 《反对本本主义》。 毛泽东同志首先提

出: “马克思主义的 ‘本本’ 是要学习的, 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① 这是第一次明

确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中国实际结合了, 才能

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才能制定出正确的路线。 毛泽东同志首先掌握了正确的思想路线, 即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结合中国实际, 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
遵义会议最重要的意义, 在于中国共产党经过与错误路线的斗争, 转变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

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上来。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 “左” 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
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 从根本解决了组织路线问题, 实质上也就确立了以毛泽东

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的指导地位。 然而, 在长征路上最急迫的问题, 是解决红

军打胜仗、 从困境中走出来的问题。 所以,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实际的领导地位, 首先解

决了最为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 即怎么打胜仗的问题。 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 遵义会议之后, 在

正确的军事路线指导下四渡赤水, 中央红军取得了战争主动权。 遵义会议挽救了红军、 挽救了

党、 挽救了革命, 长征取得了胜利, 在陕北建立了革命根据地。 到达陕北瓦窑堡后, 召开了政治

局会议, 解决了当时最为重要的政治路线问题。 当时, 民族矛盾, 即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之

间的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 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策略, 主张一致对外, 反抗日

本帝国主义侵略, 强调在统一战线中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和领导权。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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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延安, 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稳定的根据地, 领导了抗日战争, 党和人民军队成为抗日战争

的中流砥柱。 在解决了正确的政治路线、 组织路线、 军事路线和工作路线等问题的同时, 解决思

想路线的问题被提上了重要日程。 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开始考虑怎样彻底解决全党

的思想路线问题。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在革命斗争中出现了右的和 “左” 的错误? 根本原因是思

想路线出了问题, 犯了教条主义、 主观主义错误, 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脱离了中国

革命实际。 在抗日战争最紧迫的时候,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发动了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 也就是延

安整风运动, 以解决思想路线问题。 艾思奇在 20 多岁时, 在上海写了 《大众哲学》 一书。 因为

国民党严禁马克思主义红色书籍, 艾思奇同志把书名称作 《哲学讲话》。 1934 年—1935 年间,
这本书在上海出版的 《读书生活》 杂志第一、 二卷上连载, 年轻人看到后深受影响, 纷纷投奔

延安, 投奔共产党, 投入抗日第一线。 毛泽东同志读到 《大众哲学》, 把艾思奇同志从上海请到

延安。 据中央党校的老同志们回忆, 在延安的中央党校, 有两个教员讲哲学: 一位是毛教员, 讲

马克思主义哲学, 《实践论》 《矛盾论》 是当时的讲稿; 另一位就是艾教员, 讲人类社会发展史、
《大众哲学》。 笔者看到过一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讲课的老照片, 小凳子上放一盒烟、 一杯水,
穿着打补丁裤子的毛泽东同志在那儿讲理论。 当时, 抗战正处于最困难时期, 党中央还是把第一

线的主要领导同志召集到延安开展整风学习, 可见马克思主义教育意义重大。 毛泽东同志说:
“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 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

义的同志, 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①。 这就是说, 只要中国共产党有一二百名领导

干部把马克思主义学深学透, 学会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 就能为解决思想政治路线问

题奠定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思想路线决定政治路线, 从而决定组织路线、 军事路线和工作路线。 正是因为毛泽东同志高

度重视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问题, 下大决心抓思想路线、 思想理论的教育, 全党通过学习马克思

主义哲学, 使之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端正并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 即一切从实际出发、 实

事求是的党的思想路线, 才有了党的七大的胜利召开, 才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功。 百余年党史雄

辩证明, 思想政治路线正确与否决定一切。 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如一地牢牢坚持正确的思想政治

路线。 遵义会议以后, 党内 “左” 的、 右的错误思想和错误路线也有出现, 如王明反对关于中

国共产党保持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和领导权的正确主张, 但是, 中国共产党仍始终保持正

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占据指导思想的统治地位。

三、 领导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是解决思想政治路线正确与否的关键环节

怎样才能解决好思想政治路线正确与否的问题呢? 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经验是, 结合中国实

际, 学习马克思主义, 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实际问题。 学习马克思主义, 首先是学好马克思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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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哲学, 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即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立

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学习马克思主义, 最重要的途径是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 弄懂

弄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特别是领导干部学好马克思主义、 用好马克思主义最为关键。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 始终高度重视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 弄懂弄通马克思主

义。 这既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特色, 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早在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创

立时期, 以李大钊、 陈独秀、 毛泽东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致力于学习、 研究、 宣传马克思

主义。 他们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

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他们阅读最多的是 《哲学的贫困》 《共产党宣言》 《雇佣劳动与资本》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 《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资本论》 《法兰西内战》 《 〈政治经济

学批判〉 导言》 《国家与革命》, 等等。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高度重视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 学

习列宁主义, 并通过学习接受列宁主义而更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 “指
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① 《中国共产党章程》 明确规定: “中国共产党以马

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②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

导思想放在第一位。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把系统

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看家本领, 老老实实、 原原本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特别是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③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重申中国共

产党的指导思想, 强调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

想、 科学发展观,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 新观点、 新论断,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 坚持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 求真务实, 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

力、 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 协调推

进 ‘四个全面’ 战略布局,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 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增进人民福祉为出

发点和落脚点, 更加注重系统集成, 更加注重突出重点, 更加注重改革实效, 推动生产关系和生

产力、 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 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 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

制度保障”④。 中国共产党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始终包括列宁主义。 但是, 现在有的人却

不承认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 质疑、 否定、 舍弃列宁主义, 就离开了中国共产

党一贯坚持的指导思想的原则提法。 2024 年笔者撰写发表了一篇文章——— 《中国共产党人是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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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主义最忠实的捍卫者、 传承者和创新者———纪念列宁逝世 100 周年》①, 全面阐述了列宁主义

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强调决不能放弃列宁主义。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接受列宁主义呢? 毛泽东同志讲,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我们送来了马

克思列宁主义”②, 这是因为列宁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与中国实际最相近。 列宁把马克思主义与

俄国实际相结合, 转化为布尔什维克党的正确路线, 转变成千百万俄国人民的革命实践。 列宁主

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无产阶级革命和帝国主义阶段的理论创新, 在普遍性原则上适用于解决中

国革命实际问题, 是指导中国实际的理论指南。

中国共产党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 同时接受了唯物史观。 毛泽东同志指出, “唯物史观是吾

党哲学的根据”③。 关于学习唯物史观, 毛泽东同志总结道: “我只取了它四个字: ‘阶级斗争’,

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④ 中国共产党从革命战争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初期, 搞

了 20 多年的阶级斗争, 把日本帝国主义赶跑了, 把蒋介石反动政权推翻了, 抗美援朝又把美帝国

主义打败了, 我们胜利了, 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 所以中国共产党一直高度重视用马克思主义理

论武装自己的问题。 理论武装关键是学好学懂学通马克思主义著作, 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

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极端重要性, 并且率先垂范, 带头学、 带头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毛泽东同志研读过 《共产党宣言》 《反杜林论》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

的两种策略》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左派” 幼稚病》 等多部马克思主义著作。 毛泽东同志带领全

党的领导干部在艰苦斗争中始终坚持学习、 研究、 宣传马克思主义著作, 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

际相结合、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与教条主义、 经验主义作坚决的斗争, 坚持和发展了马

克思主义,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用以指导中国实践。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 毛泽东同志要求全党联系中国革命具体实际, 熟读马克思

主义著作, 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对中国革命的危害, 向全党提出 “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⑤, 号召 “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⑥, 不断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

论修养, 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 要读

好 《共产党宣言》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左派” 幼稚病》 《社

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和 《联共 (布) 党史简明教程》 “五本马列主义的书”⑦。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 毛泽东同志将全党干部必读的马列原著由 5 本增加至 12 本, 即 《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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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言》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左派” 幼稚病》 《联共 (布) 党史

简明教程》 《社会发展史》 《政治经济学》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国家与革命》 《论
列宁主义基础》 《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 《列宁斯大林论中国》 和 《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

新中国成立初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毛泽东同志亲自倡导开展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提出的 12 本马克思主义著作为主要内容的 “干部必读” 学习活动, 重点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 特别是涉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内容。 1964 年 2 月 15 日, 毛泽东同志指导中共

中央宣传部提出的关于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恩列斯著作, 读 30 部书的要求①, 以提高全党同志

特别是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这 30 部著作包括马克思著作 8 本: 《共产党宣言》
(马、 恩合著), 《雇佣劳动与资本》, 《政治经济学批判》 序言、 导言 (附恩格斯: 论马克思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 《1848—1850 年的法兰西的阶级斗争》, 《工资、 价格和利润》, 《法兰西内

战》, 《哥达纲领批判》, 马克思、 恩格斯书简。 恩格斯著作 3 本: 《自然辩证法》 导言、 札记和

片断, 《反杜林论》 (附: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英文版导言), 《费尔巴哈与德国古

典哲学的终结》 (附马克思: 《费尔巴哈论纲》)。 列宁著作 11 本: 《怎么办?》, 《社会民主党在

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 《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 《黑格尔 〈逻辑学〉 一书摘要》, 《帝国

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国家与革命》, 《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 《共产主义运动

中的 “左派” 幼稚病》, 《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 论战争、 和平的 3 篇文章 ( 《社会主

义与战争》、 《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 《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 论

民族殖民地问题的 3 篇文章 ( 《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 《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 斯大林著作 5 本: 《论反对派》,
《列宁主义问题》, 《联共 (布) 党史简明教程》, 《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 《苏联社会主义

经济问题》。 普列汉诺夫著作 3 本: 《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 《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论艺术》 ( 《没有地址的信》)。 毛泽东同志建议将这 30 本书印刷 “大字, 线装, 分册” 版, 希

望此事于 1964 年年内办成, 表达了 “急于想看这种大字书”② 的心情。
1970 年 9 月 27 日, 毛泽东同志在周恩来同志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读书问题的报告上批示:

“九本略多, 第一次宜少, 大本书宜选读 (如反杜林论)。”③ 周恩来同志关于高级干部读书问题

的报告上列出的经典著作有: 《共产党宣言》 《哥达纲领批判》 《反杜林论》 《费尔巴哈与德国古

典哲学的终结》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国家与革命》 《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

基》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左派” 幼稚病》 《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 还有 《实践论》
《矛盾论》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上的讲话》。 1970 年 12 月 29 日, 毛泽东同志在一份关于学习问题的报告上批示: “我的意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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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 及一千以上的高、 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 弄通马克

思主义”①。 1971 年 3 月 15 日, 毛泽东同志在纪念巴黎公社 100 周年文章送审稿上批示: “我党

多年来不读马、 列, 不突出马、 列……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 什么是唯心论……这

个教训非常严重, 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 列。”②

无论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 还是在繁忙的和平建设时期, 毛泽东同志都带头研读马克思主义

经典著作。 早在 1939 年, 他就说过: “ 《共产党宣言》, 我看了不下一百遍, 遇到问题, 我就翻

阅马克思的 《共产党宣言》, 有时只阅读一两段, 有时全篇都读, 每阅读一次, 我都有新的启

发。 我写 《新民主主义论》 时, 《共产党宣言》 就翻阅过多次。”③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面对改革开放带来的新问题、 新情况、 新挑战,
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同志也都高度重视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
邓小平同志亲自发起了全党大范围的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活动。 他指出, 中国共产党要担负起

新的历史使命, “全党必须再重新进行一次学习”④。 他要求学好马克思主义, 为社会主义经济发

展服务, 把学习的主要任务集中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 他指出, 各级领导干部要在繁忙的工

作中挤出时间来学习, 而且 “学马列要精, 要管用的”⑤, 才能 “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 系

统性、 预见性和创造性”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并发扬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著作

学习的优良传统, 反复强调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要求全面、 系统、 准

确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 他担任中央党校校长时就反复强调领导干部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

经典著作, 并且亲自开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书单, 要求领导干部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 他还指

出: “我们党历来重视学习, 是一个勤于学习、 善于学习的马克思主义政党。”⑦ “中国共产党人依

靠学习走到今天, 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⑧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 “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

义理论, 这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 也是领导干部必须普遍掌握的工作制胜的看家本领。”⑨

(王伟光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南开大学终身教授、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

[责任编辑: 林　 文、 清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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